
明争暗斗：新势力与旧权贵

看看日头快到中天，泽仁旺姆来

请示：“可以升火煮饭了吧？”

钟秋果点头道：“好！”

锅棚里立即忙碌起来，五个扎巴

娃捋起袖子站在五口铜锅边，有节奏

地挥动锅铲，将小麦、青稞、苞谷糁、豌

豆碴搅和匀了，边炒边翻。

见锅棚再次冒烟，近处寨子的百

姓便三五成群地朝嘛呢坪赶来。莫洛

村路远，全村老老小小早已赶到，被护

卫队挡在场子外。

泽仁旺姆的得意劲刚刚冒头，就

见下扎坝各底的一干人马赶来，身上

大背着汉阳造或明火枪改装的杈子

枪，在嘛呢坪南边地角停下，将一袋袋

青稞、苞谷和大捆的柴禾，煮饭用具等

卸下驮子。她上前干涉：“干啥干啥？这

里在开本布更巴会，莫来捣乱！”

罗追站在她身后，对各底娃怒目

而视。

索冷刚好登记完户籍，快步走到

钟秋果和胡仁济面前，揭下大沿礼帽

施礼，禀报道：“二位大人，本布些都在

赈粥，我本人也响应号召，捐出一石青

稞、苞谷，为赈灾大会——”他指指主

席台上的横幅，“助阵来了，不会不欢

迎吧？这些人是我的驮脚娃，专程从各

底赶来埋锅造饭，煮稀饭救灾。”

真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索冷来

抢丹增和泽仁旺姆的风头，让胡仁济

兴奋不已，说道：“好哦好哦，做善事

嘛，这正是钟特派员大力提倡的！”

钟秋果高兴地说：“今天是全扎坝

的会，各部落听到消息来吃稀饭的百

姓肯定多。有你加盟助阵，就更闹热

了！”

驮脚娃们得到支持立刻来了劲，

七手八脚搭起三副三脚铁锅庄，安上

大铜锅，点燃火。索冷派两人到溪沟背

水，自己亲自上阵操起锅铲炒粮食。

泽仁旺姆脸色铁青，回到自己的

锅棚，暗暗发誓绝不输给这个驮脚娃。

嘛呢坪南北两头烟火弥漫，双方

如阵前对擂，乒乒乓乓，热闹非凡。

头人们既惊诧又兴奋，各底富商

到雅卓官寨前搭锅煮稀饭救济雅卓百

姓，这不是在向丹增本布挑战吗！他们

眨着眼，似乎嗅出不一般的味儿。

钟秋果打开镜头，兴致勃勃地给

各底娃们拍了搭灶升火的场景，然后

直奔北头拍摄雅卓官寨的锅棚。

直到太阳当顶，户口才登记完毕。

赵元福和马龙用算盘一拨打，统计结

果出来了：上扎坝卓泥 34 户，俄叠 46

户；中扎坝扎沱32户，雅卓48户；下扎

坝夹拖25户，各底48户；合计233户，

1864人。灾害情况统计：够吃户约占总

户数27%，其余为缺粮户，缺一至三个

月不等，最多有缺半年以上的。办事处

带来的救济粮还有很大缺口。

钟秋果胡仁济翻着户口登记册逐

一检查，看数据有没有猫腻。

胡仁济突然想起什么，问马龙：

“去年你来征粮，听说哪个寨子给红军

送过许多粮食？”

马龙说：“容恩寨，每家每户都送

了一袋粮食和一些猪肉、牛肉，有的还

送了活羊。其它寨子，或多或少也有人

送。卓泥的亚多阿姆家，给了红军一万

多斤青稞、苞谷，是送得最多的。”

“人呢，这亚多阿姆？”钟秋果问。

“怕政府找她算账，全家都搬走

了。”

胡仁济说：“凡给红军送过粮食的

人家，一颗粮食都不给！”

扎坝河谷午时必风，一阵河风刮

来，炊烟乱窜，呛得火头军们睁不开眼。

百姓越来越多，黑压压围住场子，

挤得护卫队的“防线”不断后退。

稀饭煮熟，索冷往锅里放一点盐

再加一块陈年酥油，顿时香气四溢。贡

布闻到酥油香，在夫人耳边一嘀咕，立

即去大厨房拿来一块腊猪肉，斫碎丢

进锅里，一股浓烈的肉香扑鼻而来。饥

民们大都终年未沾油腥，不住吞口水。

泽仁旺姆和索冷都去请办事处验

收，胡仁济先到北头锅棚，往每口锅里

插一根木筷，筷子在粘稠的稀饭里直

立不倒，又到南面锅里插筷子，合格，

便对钟秋果说：“可以了。”

钟秋果大声宣布：“特派员办事处

在道孚县扎坝巴里施粥救灾，现在开

锅！”

守护在路口、坝边的护卫队立即

闪到一边，人们一拥而上，扶老携幼，

撒腿朝南北两头的锅庄奔去，嘛呢坪

一下子变得既热闹又混乱。

泽仁旺姆双手做成喇叭状，用扎

巴话大声喊道：“百姓们，这里是办事

处和雅卓官寨开的锅棚，都到这边来

吧，掏出你们的木碗，排好队，每人一

勺！”

她临时叫来的七八个吹鼓手，奏

响各种乐器，咿咿呜呜，好不热闹。

钟秋果打开镜头，以吹鼓手为背

景，抓拍了一张泽仁旺姆挥手的照片。

她冲他一笑。

贡布用铜瓢敲着锅边，用地脚话

喊道：“雅卓官寨煮粥济贫，粮食是特

派员办事处给的，感谢刘军长、钟特派

员和胡县长！”

地坝另一头，索冷挽着袖子，气派

地挥着铜瓢高喊：“乡亲们，开饭啦！我

索冷响应特派员的号召开设个人锅

棚，不管是雅卓的还是其他的乡亲，都

来喝稀饭吧，每人一大碗！”

钟秋果正忙着拍照，听见“办事

处”“刘军长”“特派员”“胡县长”几个

词，猜到他们说的内容，很是兴奋，自

言自语道：“太好了，太好了！”

泽仁旺姆站在锅棚边，双手叉腰，

有如传说中的东女国女王，乐呵呵地

视察她的臣民。她不屑自己掌勺，那是

下人干的事。

人们端起滚烫的稀饭狼吞虎咽，

响起一片唏唏呼呼的声音。飞来无数

苍蝇，黑压压一团一团，与人争食。扎

巴人不驱不赶，各吃各的，相安无事。

贡布挥勺与索冷对阵，他仿佛成

了两军对垒的一方主帅，是居高临下

的主人，向芸芸众生施舍，感觉非常过

瘾。

泽仁旺姆说：“管家，你歇歇，让玉

珠掌瓢。”

玉珠跃跃欲试，伸出手去。贡布却

不交瓢，乐呵呵地说：“谢谢太太，老奴

不累！”稀饭的热气烘得他满头大汗，

直往下流。

泽仁旺姆笑了，权力多么有诱惑

力，掌握权柄的人谁肯轻易放手，哪怕

是掌勺分稀饭这样的小权。她再次开

口：“让玉珠来吧！”

管家不得已交出瓢把，玉珠接手

便熟练地挥动铜瓢，比他利索多了。

看见玉珠掌勺，南头的小伙子们

端起稀饭往北边冲来。有个不安分的

扎巴娃挤到她身后，掀起她的裙子在

大腿上摸了一把。玉珠顺手用铜瓢打

将过去，滚烫的稀饭粘了扎巴娃一手，

那人滑稽地惊叫乱跳，周围的人幸灾

乐祸地起哄狂笑。一时间，北头锅棚热

闹非凡。

索冷见人们往对方去了，便把勺

子交给一个驮脚娃，提起钱袋高喊：

“大吉大利，进财进宝。每人一碗稀饭，

再发一块藏洋，一块响当当的藏洋

哦！”

人们一愣，似乎不敢相信，继而发

出欢呼，掉头向南边稀饭锅拥去。

索冷扳回一局。

就这样，人们喝了北头的稀饭，又

跑到南头锅边排队，喝了南头的稀饭，

再跑到北头锅棚排列子，人们像过节

一样的热闹快乐。直到南北锅棚几口

锅的稀饭都舀光了，他们才满足地把

碗舔干净，揣回怀里。

苍蝇都飞到空锅里，密密麻麻停

在锅边锅底，黑乎乎一片，十分壮观。

泽仁旺姆不甘心与驮脚娃的对阵

就这样收场，吩咐玉珠：“把杀牛匠叫

来！”

玉珠看看嘛呢坪，没看到占推家

一个人。

泽仁旺姆又叫贡布：“把圈棚里那

头老母牛牵来！”

贡布明白她要杀牛，提醒道：“夫

人，小牦牛还没断奶呢。”

“舍不得娃娃套不住狼，快去！”

贡布和玉珠摊开双手，恭敬地弯

腰施礼而去。

瞎子占推是祖传的杀牛匠，在女

儿谷上下百十里，颇有名气。

玉珠跑来请占推杀牛，他想到马

上可以得到新鲜牛头，给涅牛娃吃牛

心，便高兴地跟着她去嘛呢坪。黄毛藏

狗跟前跟后来回乱跑，甩着尾巴撒欢。

当他们来到锅棚边，贡布也把老

母牛牵来了。

占推把佛珠交给玉珠，解下头上

盘着的发辫绕在脖子上，扎好袖子，从

装行头的牛皮袋里捡出一柄柳叶刀，

用大指头试试刀锋。他感觉场上有很

多人，都看着自己，便有意亮亮手艺。

结果是钟秋果看呆了，一个瞎子

居然不要人搭手，不用拴住牛脚放倒

在地再宰杀，三下五除二就收拾利索

了，简直难以想象。他一个劲地摁动相

机快门，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一头活

牦牛就变成大肉块了。

占推用刀尖割下一块背脊肉，还

滴着血便塞进嘴里，不屑地说：“老

牛。”

早已围上来一群藏獒藏狗，忙不

停地抢食地上的肉渣，争舔草上沾着

的牛血。

头人、管家、村长们交头接耳议论

纷纷，不是赞叹瞎子杀牛的本事，而是

猜测雅卓官寨大动干戈杀牛分肉有何

企图……

占推收拾起牛头、内脏和屠宰刀

具，放下袖子。玉珠把佛珠挂回他脖子

上，要送他，占推摆摆手，扛起袋子昂

着头拄着棍独自走回家去。

占推走拢院门朝楼上喊道：“娜

姆，把新鲜的牦牛心子拿去，给涅牛煮

上！”

丹增命仆从把牛皮和整块的牛肉

扛回官寨。泽仁旺姆早已安排人洗净

饭锅，重新点火烧水，把留下的大棒子

骨丢锅里熬汤。晚些再加两背篼青稞、

苞谷糁糁熬稀饭，就是今晚赈灾的盛

宴了。一时间北头烟火腾腾，蒸汽弥

漫，好不热闹。而南边锅庄火熄灶冷，

只剩下索冷和几个驮脚娃兄弟伙在刷

锅涮碗收拾柴禾。

泽仁旺姆宣布：“百姓们，煮粥济

贫连搞三天，晚上是牛肉稀饭。明天后

天分别在莫洛寨、各布寨施粥。今晚举

办锅庄舞会，欢迎本布更巴们参加！”

全场欢呼雀跃，女人们喜笑颜开，

男人们揭下呢帽往天上抛。

自此，嘛呢坪上的两军对垒，泽仁

旺姆棋高一着，完全占据上风。

索冷放下袖筒，掸掸身上的灰土，

来到北头，双手抱拳向泽仁旺姆致意：

“太太是女中豪杰，怜贫恤苦，慷慨仗

义，在下索冷深为感佩，仰慕不已！”

她仿佛没听见，转身邀请钟秋果

和头人们：“有请办事处贵宾和各位本

布，到官寨用餐！”

索冷明白自己的身份——坝充，一

介平民，土百户夫人一脚就把他给踹开

了。他意味深长地一笑，从怀里掏出一

只火烧馍馍，啃了一口，叫道：“水！”立

即有驮脚娃递上牛皮水囊，他咕咕咕喝

了几大口，暗自思忖，我手里还有一张

“牌”，现在不到时候，得捏着。

六

到 耀 武 六 岁

时，耀文只三岁。耀

武能带耀文了，父

母去上班，耀武就

把耀文领出门；耀

武呆呆坐在横木上

晒太阳，耀文一刻

也坐不住，满院乱

跑，什么东西都要动一动。砖厂大院

的人一直不懂这亲亲的两兄弟性格

相差为啥那样大：一个调皮捣蛋，机

灵聪明；一个闷头闷脑，悄无声息。

有时候闲聊，他们问玉秀或谭明康：

“这两个孩子差异怎么那样大？”谭

明康说：“是吗？差异大吗？”大家知

道他不怎么关注孩子，这是男人的

通病。玉秀说：“是啊，我也想不明

白，耀武屁声没有，放那里你只当他

不存在；另外那个整天都有说的。耀

武如果像耀文那样淘气，我们也决

不要第二个孩子了。”

也有人问：“这两孩子谁像谁

啊？”玉秀说：“小的那个有点像我，

大的有点像他爸。”问谭明康时，他

说：“没注意，哪知道谁像谁。”说是

说过了，他心里却生点疑问，老悬

着，咽不下去。他叫过两孩子，耀文

说：“爸，叫我干啥？”他看看耀文，

耀文不怎么胖，小小的瘦削的脸蛋

透着他的某种痕迹，像许多个轮回

中一个熟人的样子。他说：“没事，

你玩吧。”耀文就跑开了。他再注视

耀武，耀武站在边上，耀武要胖许

多，圆脸上泛着太阳的红；他在耀

武身上看见了玉秀的影子，虽然模

糊，但坚定地存在。他只是没找到

自己的半点痕迹，那样专注地看

着，越看越陌生。

夜里他问玉秀：“你讲讲你和

那个男朋友的事吧。”

玉秀说：“怎么想起问这个？”

谭明康说：“没啥，就好奇。”

玉秀说：“有啥好奇的，认到你

我就把别人甩了，你该满意了吧。

唉，我就不知你哪一点让我鬼迷心

窍了。”

谭明康没心情开玩笑，说：“我

不是说那个，我是说……”一时又

说不出口。

玉秀说：“你想说啥？”

谭明康说：“我想知道你们是

怎样谈朋友的？”

玉秀说：“还能怎样？”

谭明康怔了怔，说：“你们就没

……没亲热过一下？”

玉秀笑起来，说：“那时候敢亲

热啥，连手都没牵过。”说着，想起

那次自己主动拉国平的手，那一手

的汗记忆犹新。

谭明康说：“真的连手都没牵

过？”

玉秀缓过神来，她撑起身体，

狐疑地看着谭明康，说：“你今天是

怎么了？想起问这些？”

谭明康躲闪着玉秀的眼睛，说：

“没啥啊。”

玉秀说：“是不是谁给你讲了

我的坏话？说，是谁？”

谭明康慌了神，说：“随口问

问，没人说啥。快睡吧，时间不早

了，我还得起夜班呢。”

那几天，谭明康爱出神地盯着

耀武，越看越觉得没有像自己的地

方，不敢再问玉秀，想等个机会，带

着耀武去验血。到星期天，玉秀要

去看电影，谭明康说：“你去吧，孩

子我带着。”玉秀一走，谭明康忙托

周嫂帮看耀文，牵着耀武上街。临

近医院，谭明康的脚步越来越慢，

他作了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验血

真有问题，他该怎么办？他似乎看

见两人毫无余地的争吵，然后玉秀

带走耀武，一家人从此成了两家

人。他被自己的这个假设吓了一

跳，在医院门前停下脚步，看看耀

武——他还啥都不知道。谭明康的

心软了，猛抱起耀武，想：管这孩子

是谁的，他现在叫自己爸。想着，在

耀武圆脸上亲一口，说：“我们回家

吧，我给你买糖吃。”

回到家里，把糖分给两孩子

吃，耀武带着弟弟去院里玩，谭明

康去叫周光福，在家里摆开了棋

局，感觉这日子从未像今天这样踏

实而温馨；下棋时，就把棋子摔得

山响，以此给愉快的心情伴奏。

到耀武去上小学，耀文也送到

幼儿园后，谭明康短暂地喜欢上二

胡，那是三中全会后一个邋遢老头

子带给他的迷恋。那老头姓姜，早

年就在砖厂呆着，是厨房的炊事

员，满脑袋花白的头发，满下巴横

七竖八的胡须，像永远没有剃过。

老头说一嘴拐来拐去的外省话，没

人能说得清他的来历；他也像没有

任何亲人，多年时间里始终蜗居在

砖厂大院一角厨房边那间阴暗而

潮湿的房里。多年时间里，老头没

什么明显变化，谭明康觉得那主要

是他不能再老了——他没地方能

再老下去。厂院里的孩子们都非常

怕他。特别在冬天，有时候家里来

不及做饭，让耀武去打饭，耀武端

着铝锅，每一步都忐忑不安；到了

厨房窗口，他把饭票递进去，尽量

不去看老头的脸——老头的眼睛

在冬季总是通红的，不停淌泪，活

像那些暗夜中要跳出来的鬼魂。耀

武却免不了看见老头的手：老头的

手在冬季长满冻疮，肿胀得像馒头

一样皴裂开来。接过铝锅，耀武迫

不及待地逃离厨房，在夜晚的噩梦

中，那双手无处不在，四处寻找耀

武。

就是这样一个邋遢老头，就是

这样一双在冬季长满冻疮的手，却

让二胡发出了美妙的声音。

收音机大家都在听，那次会议

大家也都挂嘴上说说，感觉像世界

从此有了色彩，说过也就完事，该

忙啥忙啥，都意识不到遥远的春天

会和现实生活发生关系；只有老头

听了广播后，从一个巨大的木箱里

拿出尘封的二胡。他不与人交谈感

受，只在夜晚让二胡悲凉的声音响

彻砖厂大院。

谭明康说：“谁在拉二胡？”

玉秀说：“谁知道哪个发疯

了。”

谭明康凝神静听，那曲子水一

样浸透了他，让他坐立不安；他甚

至在那段时间里忘掉了象棋。他跨

出门去，要在黑夜中找出缔造这美

妙声音的人来。那一晚谭明康回来

异常兴奋，对玉秀说：“你猜猜，谁

拉的二胡？”

玉秀说：“猜不到。”

谭明康说：“打死你都想不到，是

姜老头呢。”

玉秀问：“哪个姜老头？”

谭明康说：“厨房里的姜老头

啊。”

玉秀感叹地说：“想不到他还

会这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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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老头姓姜，早年就在砖厂呆着，是厨房的炊事员，满脑袋花白的头发，满下巴横七竖八的胡须，像永远没有剃过。老头说一嘴拐来拐

去的外省话，没人能说得清他的来历；他也像没有任何亲人，多年时间里始终蜗居在砖厂大院一角厨房边那间阴暗而潮湿的房里。多年时

间里，老头没什么明显变化，谭明康觉得那主要是他不能再老了——他没地方能再老下去。厂院里的孩子们都非常怕他。特别在冬天，有

时候家里来不及做饭，让耀武去打饭，耀武端着铝锅，每一步都忐忑不安；到了厨房窗口，他把饭票递进去，尽量不去看老头的脸——老头

的眼睛在冬季总是通红的，不停淌泪，活像那些暗夜中要跳出来的鬼魂。耀武却免不了看见老头的手：老头的手在冬季长满冻疮，肿胀得

像馒头一样皴裂开来。接过铝锅，耀武迫不及待地逃离厨房，在夜晚的噩梦中，那双手无处不在，四处寻找耀武。

——《陪玉秀看电影》 GANZI RIBAO

女
儿
谷
：

7
3
19

【第2585期】


